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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的新年
寻找

我的内心如此平静
独自踟蹰于冬月的泌水河畔
流浪的灵魂，任凭冬风拷问
空洞的目光，仰望着苍穹

在癸卯年即将匆匆而来的时候
我的心野若一朵含苞的红梅
身边伴有一声云雀飞翔的歌鸣
心海也泛起一片渐行渐远的帆影

孙向东

清晨，太阳刚升起地平线
朝霞洒满东方河塘
水面蒸腾起层层雾气
我踏着晨露
来到校园曾经熟悉的核桃园
好像失落了一个最珍贵的
说不清的感觉
用心四处寻找着
那个晨读女孩的身影一段曾经熟悉的身影
她常穿着那件天蓝色的上衣
留着短发
总带着一个甜甜的笑
是她给我一个绚丽的幻想
我走遍核桃园
寻找她丢在园里的笑声

雪花飘落的声音
（外一首）

周豫琳

雪花飘落的声音
是我的声声心跳
在豫南泌水河畔，一条汉子
站在冬天里痴痴发呆

其实我就是一只山里野兔
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半个多世纪
啃着满地野草，盼望有一天
能到月宫里和吴刚做伴

为这个梦想我跋涉了大半生
生命终于抽条吐芽，开花结果
在这片山地上，终于有了
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癸卯年从远方踽踽而来
那只黑色的兔子行色匆匆
虽然疲惫但异常激情，
和我的生命化为一体，把春天带来

我的内心如此平静

文/郭建光

进入腊月，豫南乡下的老屋家家户户的烟囱上炊烟
袅袅，杀鸡宰牛的屠户生意爆火，集市上的香蜡纸炮春联
窗花起火成为刚需，任何节日都需要仪式感。这浓浓的
迎接新年的气氛与火热的情怀引燃着蛰伏一冬农人的
心，心情起起落落，生活酸辣苦甜，日子缝缝补补，都在劳
碌一年后的岁尾变得释然。

这是属于一方乡村的新年，人人盼着过年穿新衣新
鞋，人人盼着吃上饺子汤圆，人人渴望走亲戚串邻居，人
人都在瑞雪兆丰年的美好愿景下充满着对未来的渴望。

老家宰羊是难得一见的事。记得有一年父亲带着几
个表哥赶了几只绵羊到家，浑身脏兮兮的羊就这样走完
了并不漫长的一生。父亲把羊油做成肥皂，具体的工序
当真记不起来了。最后看到的就是一块块泛着琥珀色的
肥皂用油纸包着码成垛，拿到集市上迎接人来人往乡亲
们挑剔的目光。

那是二十世纪80年代初的光景，经过春天的惊艳，
绽放的桐花香气弥漫整个村庄，时快时慢的时光最终把
人们的期冀在一天天的日子里得到满足，滚圆的西瓜，脆
甜的香瓜，成熟的黄杏，吸饱汁水的桃子，还有田野里盛

开的蓝色小花，清晨露珠在朝阳下滚动，燕子在空中翻
飞，喜鹊叫个不停，更多的是满耳的蛙鸣，是那段时节沉
沉的夜晚最美的夜曲。也偶尔见到猫头鹰与苍鹰在鸡圈
上盘旋，更多的是村口名叫小花、小黄、小白的土狗朝着
陌生人狂吠，直到在它们主人的严厉呵斥下夹着尾巴灰
溜溜而去。

割麦垛垛是每一个五黄六月的家常光景，连天空都
变成了成熟的麦色，更别提天幕下戴着草帽的农民。他
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踩踏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身后装
满麦秆的架子车既是希望，也是很难承受之重。

直到菜园里经过一茬茬蔬菜的来来去去最终变得颓
败而萧条，整个喧嚣的时光至此一去不复返了。只有菜
园一角的一棵榆树上攀爬的梅豆角依旧花开正艳，朵朵
洁白的小花犹如盛开在树巅的白色精灵，在灰黄色调的
背景下显得生机盎然。

那个奶奶沿着长满杂草的小径采摘梅豆角的画面成
为天幕下最恬淡最美好的过往。而属于我们的时光就在
这匆匆而过的四季中变得起起伏伏，有时候又波澜不
惊。直到大雪封门、寒风呼啸，整个村庄在大自然的厉爪
獠牙之下瑟瑟发抖、在风吹窗棂的寒意中度过漫长的一
冬。

而有雪的日子既寂寥又美好。属于孩子们的快乐就
是与自然的亲昵而不是逃避。我们在银色的世界里、积
雪覆盖的树林里穿梭。抖擞的雪花扑面，是银色的花朵
对视觉与听觉的绝妙考验，而深深浅浅的脚印与雪地上
动物的小小脚印一起耐心地为大地描画着独特的图案，
沉闷的原本无聊的生活，因为一条蹦蹦跳跳的狗与一只
龇牙咧嘴的猫把不快一扫而光。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村里那户长年在外开火车的
男主人仍旧没能回来，而他的小儿子也去开火车了。只
有他家患白癜风的大儿子在家，与母亲、祖母过着不咸不
淡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邻居家傻乎乎的姑娘与这位
郁郁寡欢的男青年成家，我们觉得双方都找到了归宿。

原本逢双的集市开始每天都喧闹无比，白菜、萝卜是
蔬菜的主角，肉架子上的牛肉价格贵得惊人，而宰牛的那
家养着几只狼狗膘肥体壮、毛色发亮，还会趁着街上人多
时飞奔着寻找主人。豆腐脑摊位、油炸摊位、烧饼摊位
旁，一定会或坐或站着呼气成霜的留着白色胡茬的老人
与面色红润的老太太，他们被孩子拉着来到集市就为感
受一下年集的热闹，品尝一下热乎乎的鸡肉丸子或刚出
炉的烧饼与一碗羊脂玉般的豆腐脑。

随着家家户户开火出油锅，炸丸子、炸酥肉，香气弥
漫在萧瑟的小村上空，而鞭炮炸响，起火升空，烟花璀璨，
那时的我们慢慢迎来了春节，迎来了又一个红红火火的
新年。

文/时双庆

对孩子来说，年是这个世界拥
抱他时，悄悄赠予新生命的最好礼
物。

《尔雅·释天》里说：“夏曰岁，商
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由此看
来，年之称谓，由来已久。古往今
来，长大一岁，就又过了一年，年与
岁飘然而至，岁与年像生命的字符，
悄然刻在眉宇间。

第一次对年有记忆是五六岁
时，母亲蒸年馍的印象尤为深刻。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年前数日，和面、发面，大大小小的
馒头在母亲的关照下生成姿态迥异
的俏模样。再搓几根粗细均匀的面
料，沿不同方向由外向内翻卷，形成
花状，嵌入红枣。最后，再用筷子轻
轻一夹，枣花馍就做好了。

烧水、蒸笼上锅，烟雾缭绕的灶

屋里，母亲的动作行云流水。
这蒸好的第一锅馒头是要用来

摆供的，小孩子再馋也不能吃。三
十晚上，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馒头端
上供桌：左边，三个馒头打底，上面
再立两个；右边，三个馒头打底，上
面也立两个。最后，还要在馒头的
顶端摆上枣花馍。到了晚上，大红
蜡烛一点，整个堂屋灯火通明，年在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拉开序幕。

过年是要守岁的，母亲说岁是
一个大怪兽，年幼的我对母亲的话
半信半疑。许多年后我发现，年是
小孩的枕边梦，岁是大人的团圆
饭。

穿上新衣服，抓来压岁钱，好
吃的、好玩的，永远乐不够，一年一
岁，岁岁年年，这是小孩子心目中的
年。大人要盘点一年的收获，人情
往来，一杯酒，一桌饭，年年岁岁花
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人的年

往往流淌着岁月的新鲜，或白驹过
隙，或日光荏苒。然而，纵使光景不
待人，须臾发成丝，成人的世界里，
每一个对生活充满深情的人，依然
会对来年寄予厚望。

挽不住的岁月，擎不起的流
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
命，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年在每
个生命阶段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花
开，或青春之魅，或老骥伏枥，有信
仰的人，光鲜的岁月里总会留下生
活的蛛丝马迹。

一年又一年，珍爱时光的人，上
帝对他的眷顾往往争分夺秒，所以，
努力永远都不会太晚。

正如《青春》一诗里说的那样：
“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
方堕暮年。”我想，在时间的长河里，
在年节的记忆里，老去的只能是容
颜，岁月永远阻止不了那些流年里
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心跳。

年岁畅想


